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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體之五──智見清淨
其次為種姓智。因為這是轉入於道之處，既非（屬於）行道智見清淨，亦非屬於智見清淨。但是中間的（就清淨道而論）無此名稱。然而入於觀之流故稱為觀。其次在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的四道智為智見清淨。
（一）四道智
（1）（須陀洹道智）此中，先說由於為欲完成初道智者，實無可作。因為他所應作的，都曾在以隨順為最後的觀生起之時作了。如是生起隨順智的（瑜珈者），以彼等（遍作、近行、隨順）三隨順智的各自之力，消滅了覆蔽諦理的廣大黑暗之時，他的心不入、不住、不信解、不著、不執、不縛於一切行中，但離去、退縮、還轉，如從蓮葉的水相似。一切的相所緣及一切的轉起所緣呈現都是障碍。
於一切的相及轉起的所緣而呈現都是障碍之時，在他習行了隨順智之末，生起以無相、不轉起、離（有為）行、滅、涅槃為所緣的，超越凡夫種姓、凡夫名稱，凡夫之地的，入於聖者種姓、聖者名稱、聖者之地的，最初轉入、最初專念、最初思慮於涅
槃所緣的，以無間、等無間、修習、親依止、非有、離去的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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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的狀態而實行於道的、達頂點的、是觀的最高的、不再退轉的種姓智。這是有關於此的論說：1「如何自外的出起及於還滅的慧成為種姓智呢？克服生起故為種姓。克服轉起……乃至惱故為種姓……克服外的行之相故為種姓。入於不生起故為種姓。入於不轉起……乃至入於無惱、滅、涅槃故為種姓。克服生起而入於不生起故為種姓」。如是當知一切詳說。
這裏，雖然是由一轉向（作用）於一（速行的）過程中轉起，但為示隨順與種姓對於各別的所緣而轉起，正如這樣的譬喻：好像一位要跳過大水溝而站於彼岸的人，快快跑來，握住結懸於水溝此岸的樹枝之上的繩子或杖而跳躍，傾向其身赴於彼岸，到達於彼岸的上部之時，便放棄它（繩或杖），仍動搖其身於彼岸，才漸漸地站定。如是這瑜伽者亦欲住於有、生、趣、（識）住、（有情）居的彼岸涅槃，以生滅隨觀等急速而行，以隨順轉（心）而把握結懸於自身樹枝上的色繩或受等的任何杖為無常苦無我，不即放棄它，以第一隨順心跳躍，以第二（隨順心）傾向其意赴於涅槃，如那人傾向其身赴於彼岸，以第三（隨順心）而成現在將近於當證的涅槃了，如那人到達於彼岸的上部，由於彼心（第三心）之滅而放棄了那自為的所緣，以種姓心而證離（有為）行的彼岸涅槃。因為對一（涅槃）所緣是未曾修習的，所以不即善住，如那人依然動搖其身，此後以道智而得善住。
此中：隨順（智）能除覆蔽諦理的煩惱黑暗，但不能以涅槃為所緣；種姓（智）則只能以涅槃為所緣，但不能去那覆蔽諦理的黑暗。正如這樣的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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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明眼之人想道：「我要觀察星相」，於夜分出來，仰觀
明月。但為烏雲所覆，他不能見月。此時起了一陣大風，吹散濃厚的烏雲，另一陣（風吹）中等的（雲），又一陣（風吹）微薄的雲。自此他得看見明月現於離去雲翳的太空，而觀察星相。
此中：三種烏雲如覆蔽諦理的粗中細的煩惱黑暗。三陣風如三隨順智。明眼之人如種姓智。月如涅槃。一一風次第的吹散（三）烏雲，如一一隨順智的除去覆蔽諦理的黑暗。此人於離去雲翳的太空中而見清淨的明月，如於除去覆蔽諦理的黑暗之時的種姓智見於清淨的涅槃。譬如三陣風能吹散覆蔽明月的烏雲，但不能見月，如是（三）隨順智能除去覆蔽諦理的黑暗，但不能見涅槃。譬如那人能見月，但不能除去雲翳，如是種姓智得見涅槃，但不能除去煩惱的黑暗。是故說此（種姓智）為轉入於道。然而這（種姓智自己）雖非轉入（於道），但是它站於轉入之處，而給與「當如是生」這樣的道的想念（印象）之後而滅。而道亦不放棄由此（種姓智）所示與的想念，無間相續的隨從於此（種姓）智，即生起而摧破那未曾摧破的貪蘊瞋蘊與痴蘊。
這裏是一個譬喻：好像一位弓箭手，叫人放一百個盾（有些弓箭手所發之箭甚至可折射或穿透百人之功力）於八優薩婆2的距離之處，以布包面，取箭站於輪機之上。另一人轉動輪機，當盾與弓箭手對面之時，即以杖給予暗示。弓箭手不放棄那杖的暗示，即放箭而射穿一百個盾。這裏種姓智如以杖給與暗示。道智如弓箭手。如弓箭手之不放棄那杖的暗示而射穿一百個盾，是道
智的不放棄由種姓智所示與的想念、以涅槃為所緣、而摧破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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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摧破的貪瞋痴蘊。
此道不僅破貪蘊等，亦得乾竭無始輪廻輾轉的苦海，封閉一切惡趣之門，使七聖財3現前，捨斷八支邪道，寂滅一切怖畏，導至於等正覺者的真子，使得其他數百種的功德。如是和給與許多功德的須陀洹道相應的智，為須陀洹道智。
──第一智4畢──
（須陀洹果）在此（須陀洹道）智之後，生起其（須陀洹道的）異熟或二或三（剎那）的（須陀洹）果心。因為這是出世間善的無間（直接給與）的異熟，所以說：
5「他們說那是無間定」及6「因為滅盡諸漏而得的遲鈍的無間定」。
然而有人說：有一、二、三或四（剎那）的果心。這是不應接受的。因為在修習隨順智之末而生起種姓智，所以最低限度應有二隨順心，一（隨順心）是不得為修習之緣的。同時在一速行的過程最長的是七心，所以對有些人有二隨順（心），第三為種姓（心），第四為道心，（最後的）三（剎那）為果心。對有些人則有三隨順心，第四為種姓，第五為道心，（後面的）二（剎那）為果心。因此故說「生起或二或三的果心」。
有人說：有四隨順，第五為種姓，第六為道心，（後）一為果心。然於第四或第五（聖道）而得安止（入定），不得過此，因為此後便近於有分（不能安止），所以（此說）也是否定的，不應視為真實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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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是名為須陀洹的第二聖者。縱使他是過於放逸的，經過
七番在天與人中輾轉輪廻之後，便得滅盡於苦（般涅槃）。
（十九種觀察）其次於得果之後，他的心便入於有分。自此既斷有分，為觀察於道而起意門轉向心。此（心）滅時，次第的（起了）觀察於道的七速行。於是再入有分，同樣的為了觀察果等而生起轉向等。由於它們的生起，他（一）觀察道，（二）觀察果，（三）觀察已斷的煩惱，（四）觀察殘餘的煩惱，（五）觀察涅槃。即他（一）以「我實由此道而來」而觀道，（二）以「我曾獲得這樣的功德」而觀果，（三）以「我曾捨斷此等的煩惱」而觀已斷的煩惱，（四）以「此等是我的殘餘的煩惱」而觀將由上面的三道所斷的煩惱，（五）最後這樣觀察不死的涅槃：「我以此法為所緣而通達」，這是須陀洹聖者的五種觀察。這樣斯陀含、阿那含亦如須陀洹（各有五種觀察）。其次在阿羅漢則無觀察殘餘的煩惱（故只有四觀察）。如是一切名為十九種觀察；此（數）是最大的限度。因為觀察已斷（的煩惱）及殘餘的煩惱，在諸有學是或有或無的。正如無此觀察的摩訶男（大名）問世尊道：7「於我之內尚有何法未曾捨離，使我時為貪法而占據我心呢」？應知一切的詳細說法。
（2）（斯陀含道智）如是觀察之後，那須陀洹聖弟子，即坐於他的本座，或於其他的時候，為使輕薄欲貪與瞋恚及為得證第二地而行瑜伽。他集中了根、力、覺支、以智思惟那區別為色、受、想、行、識的諸行「是無常、苦、無我」，反覆思惟，入
於觀的程序。如是行道者，依前面所說的方法，於行捨智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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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意門）轉向而生起隨順智及種姓智時，即在種姓之後生起斯陀含道。與彼相應的智為斯陀含道智。
──第二智畢──
（斯陀含果）在此智之後，當知如前所說（有二或三剎那）的果心。至此名為斯陀含（一來）的第四聖者，他只一次來此世間便得滅盡於苦。此後的觀察，亦如前述。
（3）（阿那含道智）如是觀察之後，那斯陀含聖弟子，即坐於他的本座，或於其他的時候，為斷欲貪與瞋恚而無餘及為證得第三地而行瑜伽。他集中了根、力、覺支，以智思惟那諸行「是無常、苦、無我」，反覆思惟，進入觀的程序。如是行道者，依前述之法，於行捨智之末，由一（意門）轉向而生起隨順智及種姓智時，即在種姓之後生起阿那含道。與彼相應之智為阿那含道智。
──第三智畢──
（阿那含果）在此智之後，當知如前所說（有二或三剎那）的果心。至此名為阿那含（不還）的第六聖者，即於彼化生之處而般涅槃，不復還來──依結生而不再來此世間之故。此後的觀察亦如前述。
（4）（阿羅漢道智）如是觀察之後，那阿那含聖弟子，即坐於他的本座，或於其他的時候，為斷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而無餘及為證得第四地而行瑜伽。他集中了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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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支，以智思惟那諸行「是無常、苦、無我」，反覆思惟，進入
觀的程序。如是行道者，依前述之法，於行捨智之末，由一（意門）轉向而生起隨順智及種姓智之時，即於種姓之後生起阿羅漢道。與彼相應之智為阿羅漢道智。
──第四智畢──
（阿羅漢果）在此智之後，當知如前所說（有二或三剎那）的果心。至此名為阿羅漢第八聖者，大漏盡者，具最後身，卸去重擔，隨得自己目的，盡諸有結，是以正知解脫，為天及（人）世間的最高應施者。是故說：8「在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的四道智為智見清淨」，這是說關於順次可得的此等四智。
（二）智見清淨的威力
現在是為知這四智的智見清淨的威力：

（1） 圓滿菩提分的狀態，
（2） 出起與力的結合，
（3） 斷那應斷的諸法，

（4） 於現觀之時所說的遍知等的作用，

此等一切
都應依它們的自性而知解。 

（1）（圓滿三十七菩提分）此中：「圓滿菩提分的狀態」是菩提分的圓滿狀態。即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此等三十七法，因為依菩提的支分之義而得名菩提是在於聖道的一邊的，故名為菩提分。在於一邊是說在資助的狀態之故。
（四念處）因為進入彼等所緣而現起故為「處」。念即是處故為「念處」。因於身、受、心、法而把握不淨、苦、無常、無
我之相，及由於捨離淨、樂、常、我之想而轉起，故分為四種；
679
是故名為四念處。
（四正勤）以此而勤故為「勤」。美的勤為「正勤」；或以此而作正當的勤為「正勤」；或因無煩惱之醜故為美，因以能生利益安樂之義而取得殊勝的狀態及能作最優的狀態故為勤，是名「正勤」。這與精進是一同義語。即已生與未生的惡而令斷與不生的作用，及未生與已生的善而令生起與存續的作用，而有四種。是故名為四正勤。
（四神足）即以前面9所說的成就之義為「神變」。由於和那（神變）相應的（而為神變的）先導之義，及由於作為（神變）果的前分之義，是神變的基本，故為「神足」。由於那欲等而有四種，故名「四神足」。即所謂：10「四神足是欲神足，精進神足，心神足，觀神足」，這些是出世間的。其次世間的，因如此等說法：11「若諸比丘，以欲為主而得定，得心一境性，是名欲定」，故亦以欲等為主而得（世間法）。
（五根、五力）因為克服了不信、懈怠、放逸、散亂、愚痴，故以稱克服的增上之義為「根」。因為不給不信等所勝，故以不動之義為「力」。此兩者都依信等而有五種，故說「五根、五力」。
（七覺支、八支聖道）念等是覺了有情的支分，故為七覺支。正見等依出離之義為八道支。所以說「七覺支、八支聖道」。
而此等三十七菩提分法，於（聖道的）前分而起世間觀時，若以十四種12而把握於身的，是身隨觀念處。若以九種13而把握於受的，是受隨觀念處。若以十六種14而把握於心的，是心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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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處。若以五種15而把握於法的，是法隨觀念處。
（於前分的世間觀）當他見到自己未曾生起卻於他人生起的惡，為了令惡不生而作這樣的精進：「此（惡）曾於如是行者而生起，我將不如是行，我將不生如是的惡」，這是第一正勤。當他見到曾於自己現行不善，為令斷此而精進，是第二（正勤）。為令生起未曾於自己生起的禪或觀而精進者，是第三（正勤）。如是令其屢屢生起於已生的（禪或觀）使其不退者，是第四正勤。
（於前分的世間觀）以欲為主而生善時為欲神足，……乃至離邪語時為正語。如是（在前分的世間觀）於種種心中而得（三十七菩提分法）。
然而在此等四（聖道）智生起之時，則於一心中而得（三十七菩提分法。）在（聖）果的剎那，除了四正勤，而得其餘的三十三（菩提分法）。如是於一心中所得的這些，只以涅槃為所緣的一念由於對身等而斷淨想等的作用的效果而說為四念處。只一精進由於令未生（之惡）不生等的作用的效果而說為四正勤。（除四念處四正勤外）其他的是沒有減與增的。
並於彼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之中：
九為一種，一為二種，以及四、五種，
八種與九種──如是它們有六種。
「九為一種」──即欲、心、喜、輕安、捨、思惟、語、業、命（之九），此等依欲神足等只一種，它們不入於其他的部分。
「一為二種」──即信，依根與力為二種。
「以及四、五種」──即其他的一為四種，一為五種的意思。此中：一定，依根、力、覺支、道支為四種。一慧，依彼等（根力覺支道支）四及神足的一部分為五種。
「八種與九種」──是其他的一為八種，一為九種的意思。即念，依四念處、根、力、覺支、道支為八種。而精進，依四正勤、神足、根、力、覺支、道支為九種。如是：
此等菩提分，有十四16的不離（純無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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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部分為七類17，卻有三十七的分別。
因為完成自己的作用及於自性而轉起，
彼等一切的發生都是在獲得聖道的時候。
如是先於此（智見清淨）中當知「圓滿菩提分的狀態」。
（2）（出起與力的結合）（出起）「出起與力的結合」，是出起及力的結合。即世間觀，因為是以相為所緣及不斷於轉起之因的集，故不從於相及轉起而出起。而種姓智，因為不斷於（轉起之）集，故不從轉起而出起，但因以涅槃為所緣，故從相而轉起；這只是從一（相）而轉起。所以說：18「從外而轉起及回轉的智為種姓智」。相似的說：19「因為從生而回轉入於不生故為種姓。從轉起而回轉等」──如是應知一切。然此等四（道）智，因以無相為所緣，故從相而出起；因斷於（轉起之）集，故從轉起而出起；這是從二者而出起的。所以說：20「如何從二者而出起及回轉的慧成為道智？即在須陀洹道的剎那，由見之義的正見，從邪見而出起，及從隨彼（邪見）的煩惱和蘊而出起；並從外的一切相而出起，所以說從兩者而出起及回轉的慧成為道智。由攀著之義的正思惟，從邪思惟……由把握之義的正語從邪語……由等起之義的正業……由淨白之義的正命……由策勵之義的正精進……由現起之義的正念……由不散亂之義的正定，從邪定而出起，及從隨彼（邪定）的煩惱和蘊而出起，並從外的一切相而出起，所以說從兩者而出起及回轉的慧成為道智。
在斯陀含道的剎那，由見之義的正見……由不散亂之義的正定，從粗的欲貪結、瞋恚結，及從粗的貪隨眠、瞋恚隨眠而出起……在阿那含道的剎那，由見之義的正見……由不散亂之義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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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從微細的欲貪結，瞋恚結，及從微細的欲貪隨眠、瞋恚隨眠
而出起……乃至在阿羅漢道的剎那，由見之義的正見……由不散亂之義的正定，從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慢隨眠、有貪隨眠、無明隨眠而出起；及從隨彼轉起的煩惱和蘊而出起；並從外的一切相而出起，所以說從二者而出起及回轉的慧成為道智」。
（力的結合）在修習世間的八等至（定）之時，則止的力為優勝，修無常隨觀等的時候，則觀的力（為優勝）。然而在聖道的剎那，彼等（止觀）之法則依互相不超勝之義而一雙結合而起；是故在此等四（道）智是兩力結合的。即所謂21「從那與掉舉俱的煩惱和蘊而出起者的心一境性而不散亂的定是以滅為境（所緣）的。從那與無明俱的煩惱和蘊而出起者的隨觀之義的觀也是以滅為境的。所以由出起之義，止與觀是同一作用的，一雙是結合的，互不超勝的。是故說依出起之義修習止與觀一雙的結合」。如是當知於此（智見清淨）中的出起與力的結合。
（3）（斷那應斷的諸法）「斷那應斷的諸法」，是說在此等四（道）智中，當知以什麼智而斷什麼應斷的諸法。即此等（四道智）如理的斷那稱為結、煩惱、邪性、世間法、慳、顛倒、繫、不應行、漏、暴流、軛、蓋、執取、取、隨眠、垢、不善業道、（不善）心生起的諸法。
此中：「結」──因為（今世的）諸蘊與（來世的）諸蘊、業與果、有情與苦的連結，故稱色貪等的十法（為結）。即直至有彼等（諸結的生起）而此等（蘊果苦等）不滅。此中：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等的五種，因為是生於上（二界）的諸
蘊等的結，故稱上分結；有身見、疑、戒禁取、欲貪、瞋恚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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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因為是生於下（欲界）的諸蘊等的結，故稱下分結。
「煩惱」──即貪、瞋、痴、慢、見、疑、惛沉、掉舉、無慚、無愧等的十法，因為它們自己是雜染及雜染其相應之法的緣故。
「邪性」──因為是於邪而起之故，即邪見、邪思惟、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等的八法，或加邪解脫及邪智為十法。
「世間法」──因為世間的（諸蘊）進行之時，它們是不易止息之法，即利、不利、名譽、不名譽、樂、苦、毀、讚等的八法。但在這裏，依原因與近行（依附），以此世間法之語，則含有以利等為基的隨貪以及不利等為基的瞋恚。
「慳」──有住處慳、家族慳、利得慳、法慳、稱讚慳的五種。這些是因為於住處等不願與他人共有而起的。
「顛倒」──是對於無常、苦、無我、不淨的事物而起常、樂、我、淨的想顛倒、心顛倒、見顛倒等的三種。
「繫」──因為是名身及色身之繫，故有貪欲等四種。即是說：貪欲身繫，瞋恚身繫，戒禁取身繫，此是諦住著身繫。
「不應行」──即由於欲、瞋、痴、怖畏、不應作而作，應作而不作的語義相同。因為聖者不應以此而行，故說不應行。
「漏」──因為依所緣至於種姓智及依處所至於有頂（非想非非想處）而漏落故，或依常流之義，如水缸之漏水，因不防護（眼等之）門而漏故，或者是輪廻之苦的漏，故與欲貪、有貪、邪見、無明的語義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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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流」──因為（上面的欲貪等四法）有拖拉於海洋之義
及難度之義故（亦說暴流）。
「軛」──因為不與所緣分離，不與苦分離，所以與彼等（欲貪等）的語義是相同的。
「蓋」──是心的障、蓋、蔽覆之義，有貪欲（瞋恚、惛沉睡眠、掉舉惡作、疑）等的五種。
「執取」──因為這是從超出了自性以及執著其他的不實的自性之相而起，故與邪見之語同義。
「取」──曾以一切相於「緣起的解釋」22中說過，即欲取等四種。
「隨眠」──依強有力之義，有欲貪等七種，即欲貪隨眠，瞋恚、慢、見、疑、有貪及無明隨眠。因為它們強有力，屢屢為欲貪等的生起之因，眠伏（於有情中）故為隨眠。
「垢」──有貪、瞋、痴的三種，因為它們自己不淨，亦使別的不淨，如泥為油膏所塗相似。
「不善業道」──即是不善業及為惡趣之道的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等的十種。
「不善心生起」──是八貪根、二瞋根、二痴根的十二種23。
如是此等（四道智）如理而斷彼等的結等。怎樣的呢？先說於十「結」之中，有身見、疑、戒禁取及令至惡趣的欲貪、瞋恚等的五法是初智所斷。其餘的粗的欲貪、瞋恚是第二智所斷。細的（欲貪、瞋恚）是第三智所斷。而色貪等五種只是第四智所斷。下面雖然不以「只」字而作確定，但說彼等（不善）是上位的智所斷，當知已由下位的智破除了彼等令至惡趣的（惡），（其殘餘的）是由上位的智所斷。
於「煩惱」中：見與疑是初智所斷。瞋是第三智所斷。貪、痴、慢、惛沉、掉舉、無慚、無愧是第四智所斷。
在「邪性」中：邪見、妄語、邪業、邪命是初智所斷。邪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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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兩舌、惡口是第三智所斷。當知這裏是說思為語。綺語、邪精進、（邪）念、（邪）定、（邪）解脫、（邪）智是第四智所斷。
在「世間法」中：瞋恚是第三智所斷。隨貪是第四智所斷。有人說：對於名譽和稱讚的隨貪是第四智所斷。
「慳」，唯是初智所斷。
在「顛倒」中：以無常為常以無我為我的想、心、見的顛倒，及以苦為樂以不淨為淨的見顛倒，是初智所斷。以不淨為淨的想與心的顛倒，是第三智所斷。以苦為樂的想與心的顛倒，是第四智所斷。
在「繫」中：戒禁取及此是諦住著身繫『繫』，是初智所斷。瞋恚身繫是第三智所斷。其餘的（貪欲身繫）是第四智所斷。
「不應行」唯是初智所斷。
在「漏」中：見漏是初智所斷。欲漏是第三智所斷。其餘的（有漏，無明漏）是第四智所斷。在「暴流及軛」中亦同於此。
在「蓋」中：疑蓋是初智所斷。貪欲、瞋恚、惡作（後悔）的三種是第三智所斷。惛沉、睡眠、掉舉是第四智所斷。
「執取」唯是初智所斷。
於「取」中：因為一切世間法，以基礎欲而說則都是欲，故色、無色貪亦攝入欲取；所以此欲取是第四智所斷。其餘的（三種）是初智所斷。
在「隨眠」中：見與疑隨眠是初智所斷。欲貪與瞋恚隨眠是第三智所斷。慢、有貪及無明隨眠是第四智所斷。
於「垢」中：瞋垢是第三智所斷。其餘的（貪、痴）是第四智所斷。
於「不善業道」中：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邪見是初智所斷。兩舌、惡口、瞋恚的三種是第三智所斷。綺語、貪欲是第四智所斷。
於「不善心生起」：四種與見相應的及與疑相應的五（心）是初智所斷。二種與瞋相應的是第三智所斷。其餘的（五種）是第四智所斷。而任何法是由彼智所斷的，即是由那智所應斷的。所以說：「此等四道智如理而斷彼等的結等的諸法」。
然而此等（四智）是斷此等諸法的過去與未來呢？還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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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在這裏，如果說是（斷）過去與未來的，則精進成為無果的了。何以故？因無可斷之法的緣故。若斷現在的，（則同樣的精進）亦成為無果的了，因為當斷之法與精進共同存在，而道的修習亦成為雜染了；或者成為（道的修習）與煩惱不相應的了；實無現在的煩惱與心不相應的。此非特殊的責難。這曾在聖典中說：24「斷煩惱者，斷過去的煩惱；斷未來的煩惱，斷現在的煩惱」。又說：「若斷過去的煩惱，則為盡其已盡，滅其已滅，離其已離，沒其已沒；即是說斷其過去不存在的」，所以否定了說：「他不斷過去的煩惱」。同樣的：25「若斷未來的煩惱，則為斷其未生的，斷其未來的，斷其未起的，斷其未曾現前的；即是說斷其未來不存在的」，所以也否定了說：「他不斷未來的煩惱」。同樣的，26「若斷現在的煩惱，那麼，則貪染者斷貪，瞋怒者斷瞋，愚痴者斷痴，慢者斷慢，執取者斷邪見，散亂者斷掉舉，疑者斷疑，（煩惱的）強有力者斷隨眠；即是說黑白的諸法雙雙結合而起，而道的修習亦成為雜染了」。所以否定了一切說：「他不斷過去的煩惱，不斷未來的煩惱，不斷現在的煩惱」。但在問題的終結說：「然而這樣則無修道、無證果、無斷煩惱、無現觀法了」。可是認為「不然，是有修道……乃至有現觀法的」。「像什麼呢」？即這樣說：27「譬如未結果的嫩樹。如果有人砍斷了（此樹的）根，則此樹的未曾所生的果，未生者便不生，未發者便不發，未起者便不起，未現前者便不現前。如是生起為生煩惱的因，生起為（生煩惱的）緣。既見生起的過患，而心入不生起（的涅槃）。因為他的心入於不生起，故彼以生起為緣而生的煩惱，未生者便不生……乃至未現前者便不現前。如是因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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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滅。轉起為因……相為因……造作為因……乃至因為他的心入
於無作，故彼以造作為緣而生的煩惱，未生者……乃至未現前者便不現前。如是因滅故果滅。所以說有修道證，有證果，有斷煩惱，有現觀法」。
此說是指什麼而說的呢？這是指斷得地的煩惱而說的。然而得地的（煩惱）是過去，是未來，還是現在的呢？它們是得地而生起的。因為「生起」有現在、生已離去、作機會、得地等的許多種類。此中：（一）稱為一切具有生、老、壞者，為「現在生」。（二）已嘗所緣之味而後滅，稱為嘗已而離去的善、不善、及彼已達生（老壞）等三而後滅，稱為已生而離去的其他的有為法，為「生已離去生」。（三）即如所說由他於過去所行的任何業，此業雖是過去，因為已拒絕了其他的（業的）異熟（報），造作了自己的異熟的（生起的）機會，並且這已造作了機會的異熟雖未生起，但如是作了機會之時是必然會生起的，所以名為「作機會生」。（四）於諸地中未曾絕根的不善，名為「得地生」。
這裏當知地與得地的差別。「地」──是為觀所緣的（欲、色、無色的）三地為五蘊。「得地」──是值得於此等諸蘊之中生起的一種煩惱。因為彼此（煩惱）所得之地，故名「得地」。然而此「地」不是所緣的意思；因為依所緣的意思，是緣於一切過去未來的（諸蘊）及緣於業已遍知的漏盡者的諸蘊而生起煩惱，正如輸羅耶長者的緣於大迦旃延28及難陀學童的緣於蓮華色（比丘尼）等29。如果說彼（依所緣而起的煩惱）為得地，因為那（所緣）是不能斷的，那麼便沒有人能斷有的根本了。當知得地是依基地（煩惱的生處）的意思而說的。即任何未曾為觀所遍知的諸蘊生起，自從彼等諸蘊生起以來，便即眠於彼等（諸蘊）之中而為輪轉之根的一種煩惱，以未斷於彼（種煩惱）之義名為「得地」。
此中：於任何人的諸蘊之中而依未斷之義的隨眠煩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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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以他（自己）的諸蘊為他的煩惱之基，不是屬於別人的諸蘊（為他的煩惱之基）。過去的諸蘊，是過去的諸蘊中未斷的隨眠煩惱之基，不是其他（的未來現在的諸蘊為基）。同樣的，欲界的諸蘊，是欲界諸蘊中未斷的隨眠煩惱之基，不是其他（的色無色界的諸蘊為基）。於色、無色界也是一樣。其次於須陀洹等（的聖者之）中，在任何聖者的諸蘊中而為輪轉的根本的煩惱種，已由此等之道斷掉了，此等聖者的諸蘊，因為不是已斷的輪轉的根本的此等煩惱之基，所以不得稱為地。於諸凡夫，因為未斷一切的輪轉的根本煩惱，故作善或不善之業；如是由於他的業、煩惱之緣而輾轉輪廻。然而不能說「他的輪轉的根本（煩惱）只在色蘊而不在受蘊等，或只在識蘊而不在色蘊等」。何以故？因為是隨眠於無差別的五蘊之中的緣故。怎樣的呢？
正如在樹內的地味等。譬如大樹，長於地面，依地味及水味之緣，而使根、幹、大枝、小枝、嫩芽、葉、花、果得以繁榮，招展於虛空，直至劫末，由於種子的展轉而樹種相續之時，決不能說那地味等只在根部不在幹等……乃至只在果而不在根等。何以故？因為（地味等）是無差別的行於一切根等之故。又如有人厭惡某樹的花果等，用一種叫做曼陀伽刺（一種魚的刺）的毒刺，刺進此樹的四方，此樹因被那毒所觸，被侵奪了地味和水味，當然不能生育及繼續生長了。
如是厭惡於諸蘊轉起的善男子於自己的相續中而開始修習四道，正如那人加毒於樹的四方。此蘊的相續被四道的毒觸所觸之時，因被剝奪了一切輪轉根本的煩惱，至身業等一切種類的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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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唯作的狀態，到達了不再生於未來的有，則自然不能發生於他
有（來世）的相續了。只由最後識之滅、如無薪之火，於無取而般涅槃。如是當知地與得地之差別。
其次有（一）現行，（二）固執所緣，（三）未鎮伏，（四）未絕根的四種生起。
此中：（一）「現行生起」便是現在生起。（二）當所緣來入於眼等之門，於前分雖未生起的煩惱種，因為固執所緣，於後分必然生起（煩惱種）所以稱為「固執所緣生起」；猶如在迦爾耶那30村乞食的大帝須長老，因見異性的姿色而起煩惱種一樣。（三）未以任何止觀而鎮伏的煩惱種，亦未入於心的相續，因為缺乏生起的遮止之因，故名「未鎮伏生起」。（四）雖已以止觀而鎮伏，但因未以聖道而絕（煩惱種之）根，仍未超脫生起的可能性，故名「未絕根生起」。正如獲得了八等至的長老，飛行於虛空之時，因為聽到了於開花的樹林中採花的婦女的美妙歌聲，而起煩惱種一樣。這固執所緣，未鎮伏及未絕根生起的三種，當知都包攝於得地中。
在上面所說的種種生起中，那稱為現在、存已離去、作機會及現行的四種生起，因為那不是由於道所斷的，所以不得由任何（道）智而斷。其次稱為得地、固執所緣、未鎮伏及未絕根的（四種）生起，因為生起彼等世間出世間之智而滅此等的生起狀態，所以此等一切（的生起）是當（以此智）斷的。如是於此（智見清淨）中，應知「以此（智）斷那應斷的諸法」。
（4）（作用）
「於現觀之時所說的遍知等的作用，
此等一切都應依它們的自性而知」31。
即是說於諦現觀之時，在此等（須陀洹道等的）四智的一一剎那所說的遍知、捨斷、作證、修習等的各各四種作用，而此等（作
用）都應依他們的自性而知。古師說：譬如燈火，在非前非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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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剎那而行四種作用──燃燒燈蕊，破除黑暗，發光，消油，如是道智亦於非前非後的同一剎那而現觀四諦。即以遍知現觀而現觀苦，以捨斷現觀而現觀集，以修習現觀而現觀道，以作證現觀而現觀滅。這是怎麼說的呢？因為是以滅為所緣而得成就觀見及通達於四諦的。即所謂：32「諸比丘，見苦者，亦見苦之集，見苦之滅，以及見苦滅之道」。又說：33「具道者之智，亦即是苦的智，亦即是苦之集的智，亦即是苦之滅的智，亦即是苦滅之道的智」。
這裏：譬如燈火的燃燒燈蕊，是道智的遍知於苦。如（燈火的）破除黑暗，是（道智的）捨斷於集。如（燈火的）發光，是（道智）由於俱生等的緣而修習稱為正思惟等法的道。如（燈火的）消油是（道智的）消除煩惱而作證於滅。應知這樣的合喻。
另一說法：譬如日出，非前非後，在出現之時而行四種作用──照色、破暗、現光、止寒，如是道智……乃至以作證現觀而現觀於滅。這裏譬如太陽的照色，是道智的遍知於苦。如破暗是捨斷於集。如現光是由於俱生等的緣而修道。如止寒是止息煩惱而作證於滅。應知這樣的合喻。
又一種說法：譬如渡船，非前非後，於同一剎那而行四種作
用──捨此岸，渡中流，運載貨物，到達彼岸。如是道智……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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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以作證現觀而現觀於滅。這裏譬如渡船的捨此岸，是道智的遍知於苦；渡中流，是捨斷於集；運載貨物，是由於俱生等的緣而修道；到達彼岸，是作證彼岸的涅槃。應知這樣的合喻。
如是在諦現觀之時於一剎那依四種作用而轉起的智的四諦34依十六行相的如實之義是一時通達的。即所謂：35「如何依如實之義而四諦一時通達呢？依十六行相的如實之義而四諦是一時通達的。即（1）逼迫義，（2）有為義，（3）熱惱義，（4）變易義，這是苦的如實之義；（5）增益義，（6）因緣義，（7）結縛義，（8）障碍義，這是集的如實之義；（9）出離義，（10）遠離義，（11）無為義，（12）不死義，這是滅的如實之義；（13）出義，（14）因義，（15）見義，（16）增上義，這是道的如實之義。依此等十六行相的如實之義，則四諦為一攝。此一攝為一性；那一性由一智而通達，所以說四諦是一時通達的」。
或有人問：還是苦等的其他的如病及癰之義，為什麼只說四義呢？答道：因為由於見其他的（集等之）諦而此等（病癰等）之義得以明瞭之故。
此中：36「什麼是苦的智？即由苦緣所生起的慧及知解」，由此等方法，亦即以一一諦為所緣而說諦智。又依這樣的方法：37「諸比丘，見苦者亦見其集」等，是說以一諦為所緣，亦得完成在其餘諸諦的作用。
此中：以一一諦為所緣之時，先由於見「集」，亦得明瞭於其自性的「逼迫」相的苦的「有為」之義；（何以故？）因為這（苦）是由於增益相的集所增益、作為及聚集的。又因為道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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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之熱而極清涼的，所以由於見「道」，而明瞭它（苦）的「
熱惱」之義；正如尊者難陀，由於見天女而明瞭彌陀利的不美38。其次由於見不變易的「滅」，而明瞭它的「變易」之義，更不必說了。
同樣的，由於見「苦」，亦得明瞭於其自性的「增益」相的集的「因緣」之義；正如因見由於不適的食物所生的病，而明瞭食物是病的因緣。由於見離繫的「滅」，亦明瞭（集的）「障碍」之義。
同樣的，由於見不遠離的「集」，亦得明瞭「出離」相的滅的「遠離」之義。由於見「道」，明瞭（滅的）「無為」之義；然而此瑜伽者，雖於無始的輪廻而未曾見道，但因為彼（道）是有緣故有為，所以無緣法（滅）的無為而極其明白。由此見「苦」，亦明瞭此（滅的）「不死」義。因為苦是毒，而涅槃是不死。
同樣的，由於見「集」，亦得明瞭於「出」相的道的「因」義，即知此（集）非（至涅槃之）因，而此（道）是得涅槃之因。由於見「滅」，亦明瞭（道的）「見」義；正如見極細微之色者，明瞭其眼睛的明淨說：「我的眼睛實在明淨」。由於見「苦」，亦明瞭（道的）「增上」義，正如見種種病痛貧窮之人，而明瞭自在之人的莊嚴。
如是因為依於（四諦的）自相而明瞭每一諦之義，並且由於見其他的諦而明瞭其他的各三（諦之義），所以說於一一諦各有四義。但在聖道的剎那，此等一切（十六行相）之義，則只由各有四作用的苦（智）等中的一智而通達。
其次對那些主張種種現觀的人的答覆，曾在阿毗達摩的《論事》39中說。
現在來說所說的遍知等的四作用。此中：
遍知有三種，斷與證亦爾，
修習有二種，當知抉擇說。
1.（遍知）「遍知有三種」──即（一）知遍知，（二）度遍知，（三）斷遍知的三種遍知。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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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0「知通之慧是知之義的智」，這樣概舉了之後，又
簡略地說：「任何被知通之法，即為已知」，更詳細地說：41「諸比丘，一切當知通。諸比丘，什麼是一切當知通？諸比丘，即眼是當知通等等」，是名「知遍知」。知解名色與緣是它的（知遍知的）不共（獨特）之地。
（二）42「遍知之慧是度知之義的智」。這樣概舉了之後，又簡略地說：「任何被遍知之法，即為度知」，更詳細地說：43「諸比丘，一切當遍知，諸比丘，什麼是一切當遍知？諸比丘，即眼是當遍知等等」，是名「度遍知」。因為這是由審度「無常、苦、無我」而轉起的，所以從聚的思惟而至於隨順智，是它的（度遍知的）不共之地。
（三）44「捨斷之慧是遍捨之義的智」，這樣概舉了之後，又詳細地說：「任何被捨斷之法，即為遍捨」，並且因以這樣的方法而轉起的：「由無常隨觀而斷常想等」，故名「斷遍知」。從壞隨觀而至於道智是它的地。在這裏，此（斷遍知）是（遍知之）意。或者因為知（遍知）與度遍知是幫助於彼（斷遍知）之義，及因為捨斷了任何法，必然是知與度知的，是故當知依於此法而三種遍知都是道智的作用。
2.（斷）斷如遍知，亦有三種：即（一）伏斷，（二）彼分斷，（三）正斷。此中：
（一）以彼等世間定而伏五蓋等的敵對法，如投水甕於長著水草的水中而壓一部分的水草，是名「伏斷」。但聖典中對於諸蓋的鎮伏只說：45「諸蓋的伏斷，是由修初禪者」；當知是明瞭故這樣說。因為諸蓋在禪的前分或後分是不能迅速壓伏於心的；只是尋等（被壓伏）於安止（根本定）的剎那；所以諸蓋的鎮伏是明瞭的。
（二）如在夜分，由燃燈而去暗，如是以彼觀的部分的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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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支，而斷彼等應斷之法，是名「彼分斷」。即先以分析名色而斷有身見，以執取於緣而斷無因及不等因的疑垢，以聚的思惟而斷我及我所的聚合執，以分別道與非道而斷於非道作道想，以見生起而捨斷見，以見衰滅而斷常見，以現起怖畏而斷於有怖畏起無怖畏想，以見過患而斷享樂之想，以厭離隨觀而斷樂想，以欲脫而斷不欲脫，以審察而斷不審察，以捨而斷不捨，以隨順而捨違逆於諦之執。或於十八大觀中：46（1）以無常隨觀斷常想，（2）以苦隨觀斷樂想，（3）以無我隨觀斷我想，（4）以厭惡隨觀斷喜，（5）以離貪隨觀斷貪，（6）以滅隨觀斷集，（7）以捨遣隨觀斷過患，（8）以滅盡隨觀斷堅厚想，（9）以衰滅隨觀斷造作，（10）以變易隨觀斷恒想，（11）以無相隨觀斷相，（12）以無願隨觀斷願，（13）以空隨觀斷住著，（14）以增上慧法觀斷堅實住著，（15）以如實智見斷痴昧住著，（16）以過患隨觀斷執著，（17）以審察隨觀斷不審察，（18）以還滅斷結著。此亦為「彼分斷」。
此中：以無常隨觀等的前七種而斷常想等，它們已如「壞隨觀」47中所說。
（8）「滅盡隨觀」，即是「依分離厚想及滅盡之義為無常」這樣而見滅盡者的智，並以此智而斷厚想。
（9）「衰滅隨觀」，即如這樣說：
48「依（現在）所緣而確定（過去未來）兩者為一，於滅勝解，是衰滅隨觀」。以現前所見的及以推理而見諸行的壞滅，即於那稱為壞滅之滅而勝解，以此（衰滅隨觀）而斷造作。因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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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為什麼要造作彼等像這樣的衰滅法」之人的心，是不會傾向
於造作的。
（10）「變易隨觀」，是超越了依色七法等49的區分，而見一些其他各異變相的轉起；或者以老與死二相而見生起的變易。以此（變易隨觀）而斷恒想。
（11）「無相隨觀」即無常隨觀。以此而斷常相。
（12）「無願隨觀」即苦隨觀。以此而斷樂願與樂求。
（13）「空隨觀」即無我隨觀。以此而斷有我的住著。
（14）「增上慧法觀」，即如這樣說：
50「審察所緣，於壞隨觀，
及空現起，得增上慧。」
這便是知色等所緣及見此所緣（的壞）與彼所緣之心的壞，並以「諸行必壞，諸行有死，更無他物」這樣的壞滅方法而瞭解（諸行的）空性所轉起的觀；因為此觀是作增上慧及諸法的觀，故名「增上慧法觀」。以此觀而善見無實常及無實我，故斷堅實住著。
（15）「如實智見」，即把握緣與名色。以此而斷由於「我於過去是否存在」等（的疑惑）及「世間是從自在天所生」等（的邪見）所轉起的痴昧住著。
（16）「過患隨觀」，是由怖畏而現起及見一切有中的過患的智。以此不見有任何可以執著之物，故斷執著。
（17）「審察隨觀」，是解脫的方便的審察智。以此而斷不審察。
（18）「還滅隨觀」，即行捨智及隨順智。這是指此時他（瑜伽者）的心從一切諸行退縮沉沒及還轉而說的，如在傾斜的荷
葉上的滴水相似。以此而斷結著──即是斷欲結等的煩惱住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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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的轉起之義。
當知這是「彼分斷」的詳說。在聖典中則僅這樣的略說：51「修抉擇分之定的人，則斷惡見的一部分」。
（三）其次如以雷電之擊樹，因以道智而斷結等諸法不再轉起，這樣的斷為「正斷」。有關於此的說法：52「這是修習至於滅盡的出世間之道者的正斷」。
於上面的三種斷中，這裏，是正斷的意思。然而這瑜伽者於前分的鎮伏斷及彼分斷，是為了助此（正斷）之義，故依此法，當知這三種斷都是道智的作用，正如殺了敵王而取其王位的人，則他在（即位）以前的一切行為，亦都說是王的行為了。
3.（證）雖然「證」是分為世間證及出世證的兩種，但於出世間證有見與修之別，故有三種。此中：
（一）「我是初禪的獲得者及自在者，我已證得初禪」，像這樣與初禪等的接觸，是「世間證」。「接觸」的曾證，即如「我已證此」這樣以顯明的智觸而觸。關於此義，曾概舉說：53「證之慧是接觸之義的智」，並曾對證的解釋說：「任何已證之法為曾被接觸」。然而（定、道、果等）雖未於自己的相續中生起，但彼等諸法唯由於非他緣的智而知為證。所以說：54「諸比丘，一切當證。諸比丘，什麼是一切當證？諸比丘，是當證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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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55：「見色者而證，見受……乃至見識者而證。見眼、老
、死，乃至見屬於不死的涅槃者而證。任何已證的諸法為曾被接觸」。
（二）於初道的剎那見涅槃為「見證」。
（三）於其餘諸道的剎那（證涅槃）為「修證」。因此（見證、修證）二種是這裏的意義，所以由見與修而證涅槃當知為此（道）智的作用。
4.（修習）「修習有二種」，即世間修習及出世間修習的二種。此中：
（一）世間的戒定慧的生起及以它們而相續其習慣，為「世間修習」。
（二）出世間的（戒定慧的）生起及以它們而相續其習慣，為「出世間修習」。
在此兩種之中，這裏是出世間修習的意思。因此四種（道）智生起出世間的戒等，由於對它們是俱生緣等之性故，並以它們而（瑜伽者）相續其習慣之故，所以只是出世間修習為此（道智）的作用。如是：
56「於現觀之時所說的遍知等的作用，
此等一切都應依它們的自性而知」。
至此，對於
「有慧人住戒，
修習心與慧」，
如是為示依其自性而來的慧的修法，業已詳說所說的57「完成了（慧之）根的二種清淨之後，當以完成（慧之）體的五種清淨而修習」。並已解答了58「當如何修習」的問題。
※為善人所喜悅而造的清淨道論，在論慧的修習中，完成

了第二十二品，定名為智見清淨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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